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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 以此 书
    

献给爱我和我爱 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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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 曲    

她们在人生 的旅途 中 与 我 悄 然相 遇 , 又 悄 然 离 去 ,  “ 来 亦 匆

匆 , 去 亦 匆 匆 ” , 但现在偶 尔 想起 , 却 感 觉我 同 她们 滑过 的 那 些

时光恍若一 场 梦 。 悠 悠 岁 月 , 欲说 当 年好 困 惑 。 过去 的 一 切都

光影 斑驳 ,  亦 真 亦 幻 , 隐 约 模糊 得仿 佛 是一段 凄 美 的 传 奇 故

事 … …    

深圳 , 一个华 美而 时 尚 的 城市 。    

我 常 常独 自 徘徊在人车 如 织 的 深 南 大道上 , 仰 望 高 楼 大 厦 ,

追逐这个城 市 的 流光 溢彩 , 幻 想 着 万 家 灯 火 中 拥 有 自 己 的 一 盏

灯 。 夜 色渐上 时 , 苏桦挽着 我的 手 漫步 在 晚风轻拂 的 荔枝公园 ;

或去音 乐餐厅 享 受 一 次 美味佳 肴 ; 或走进灯红 酒 绿 的 迪吧疯狂

一夜 ; 或 驾 车到 海边 听潮起潮 落 的 声 音… …    

离 开深圳 时 , 没 有送别 , 没 有祝福 , 千 里迢迢跟 随我 来 到

重庆 的是 另 一 个 女子——任雪 。 她有 身 份 、 很职 业 , 浑 身 洋 溢

着一股 不服输 的 劲 儿 。 我 们一 同 创 业 , 一 同 打拼 , 一 同 在 商 海

里 游弋 , 为 L E 公 司 的发展付 出 了 她的真情 与 热血 !    

人到 中年 的 我 , 用 刷 新 的 观念 向 贫 困 宣 战 ! 在 残 酷 的 商 战

中执著追求 , 风 雨 无 阻 , 一路所 向披靡 ! 几年 后 , L E 公 司 已 成

为 这个城 市 篇 章 中 的 一 个绚 丽 的 音 符 。 我 憋足一股 劲 儿 , 跨入

了 致富 的 行列 , 在 品 尝 美 酒 与 咖 啡 的 同 时 , 渐 渐地 , 我便有 了

几许得意 忘 形 。    

生活像一 部 电视剧 , 不 断 演绎着人间 沧桑 、 情 感冷暖 。    

在那 多 梦 的 岁 月 里 , 不 经 意 间 , 一位 多 才 多 艺 的 重 庆妹儿

柳晓 月 闯 进 了 我 的 生 活 。 她 的 青春活 力 、 美 丽 前 卫 , 深深 地吸



引 着我 。 我们 由 相 识 到 相 知 , 尽管 都 极 力 控 制 自 己 的 欲 望 , 几

经周折 , 终于 还是 冲破 了 男 女之 间 的 底线 , 走进 了 情感 的 沼 泽

地——新疆 的 草 原 、 北 京 的 长城 、 厦 门 的 鼓 浪屿 、 重 庆 的 南 滨

路 、 上海的 黄 浦 江畔 , 蓝 天 、 白 云 、 大 海 、 沙 滩 …… 无 处不 洋

溢着我们 的 欢 笑与 快 乐 , 无处不 充满 着我们 的激情与 浪漫 。    

午夜 时分 , 挽 着 自 己 心 爱 的 女人在 月 光 下 漫 步 , 沐浴夜晚

的 宁静 , 寻找心 灵 的 港 湾 。 我 的 这 种 不 现 实 、 不 安 分 , 常 常使

身 边的 女人背 地流 泪 。 妻子静茹 对我说 : “ 默楠 , 你是 个性情 中

人 , 总会有一 个或 两 个女人会毁在你 手 上 , 你 也许 不 知 , 也许

知而 不 知 。 ” 每每这时 , 我总 是 以 周 梦蝶的 “ 以飞 为 止 , 终 归 飞

也 ” 来 自 慰 , 这便是 两 重性格 , 两 面 人生 , 或许有所 灵性 的 男

人 多 少都会有这种 “ 季节病 ” 吧 。    

爱 情在婚姻 面 前显得 多 么 的 苍 白 , 就 像剥 洋 葱 一样 ,  当 你

一层一层剥 时 , 总有一层会使你 伤 心 流 泪 的 。 不 知是 我成 就 了

身 边的 女人 , 还是 身 边的 女人成就 了 我 。 我们 一起哭 过 、 笑过 、

迷茫过 、 伤 害过 , 就是没有后悔过 。    

在物欲横流 的 社会 , 弱 水 三 千 , 我 只 取一瓢饮 , 但仍 摆脱

不 了 都 市人的 压 力 和 困 惑 。 生命 因 挫 折 而 精 明 而 厚重 ! 梦 想 因

苦难 而成 熟 而 升 华 ! 那种激情浪 漫之后 的 苦 涩 与 无奈 , 迫使我

渐渐地相信 : 这就是一个 男 人的 悲 哀 。    

人生如歌 , 岁 月 如 梦 。    

自 己 的 日 子还得 自 己 过 , 爱在 催人痛 苦 的 同 时 也催人 坚 强 。

人生所 经 历 的 酸甜苦 辣 、 闲 愁 哀 怨 、 悲 欢 离 合 , 或 许是 一种 色

彩 、 一种幸福 。    

走过 昨 夜迷 茫 , 我 常 用 回 忆 的 眼神 凝视 那 些 已 逝 的 岁 月 ,

能看到 的 或清 晰或模糊 ; 或 灿烂或 晦 暗 ; 或 圆 满 或 曲 折 … … 但

毕竟是一圈 一 圈 的 , 似年轮 。    

不 管 岁 月 的 河流如何冲 洗 、 漂 泊 , 在 我心 灵 深处 仍 漂 荡 着

那些 美 丽 的 浪花 !



第一章

以为不会有梦

1  

… …她们都走了 。  

离开芦苇村后 , 也没再见到 柳 晓月 。  

这期间 , 我 把 自 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敲打着键盘写思旧赋 《 昨

夜迷茫 》 , 偶然一次机会在网上见到了她 , 聊到 L E 公司 时 , 我向她

倾诉了 自 己 内心深处 的迷茫与苦楚 。    

她说 : “ 你 L E 公司 已 发展到 了一个瓶颈 , 需要的不只是企业 的

内敛 , 更重要的是大刀 阔斧的改革 。 ”  

“ 怎 么改 ? ” 我问 。  

“ 大换血呗 ! ”  

“ 大换血 ? 说起来那么 容易 ? L E 公 司风雨兼程走过八年 , 好不

容易才建立起这样一个 团队 , 也曾 有过辉煌的 时期 , 现在 主要是市

场太残酷了 。 ”    

“ 什么行业都一样 , 都面临 着市场 的激烈竞争 , 但 这不是 主要

原因 。 ”  

“ 那是什么呢 ? ”  

“ 人力资源问 题 。 ”  

“ 是啊 ,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。 ”  

“ 为何没法解决 ? ”  

“ 因 为这个行业的性质决定 了 。 ”  

“ 不是 。 应该是 L E 公 司这些年来 , 一直沿袭着初始的企业体制

和管理机制 , 出 现了 很多的弊病 , 它已 不适应 当今社会市场的需要

了 , 严重阻碍了 企业的发展 。 ”    

“ 嗯 , 但我没法改变这个局而 。 ”



    “ … …当一个企业走进 低谷江河 口 下的 时 候 , 只有两种 办法 ,

一是挖掘堤岸 , 拓开河面 ; 二是另 辟蹊径 , 截流改道 。 ”    

“ 唉 , 这么大的动作 , 我苦于没有这个勇 气 。 ”    

“ 没有勇气 , 等于放弃 ! ”    

我感觉很无奈 , 当 年创业的那种激情不知跑到 哪里去 了 , 如 今

在我身上的确找不到一点影子 。 身心疲惫 , 缺乏斗 志 。    

柳 晓月 又说 : “ 努力不一定成功 , 放弃就一定失败 。 ”    

“ 我 也知 道 , 可我怕辛辛苦苦这几年 , 再一下回 到那从前 。 ”    

“ 看来你是心态不好 , 毛 主席老人家 说过 , ' 五心不定 , 输得干

干净净 ' 。 ”    

“ 是啊 , 我很犹豫 , 真是徘徊不决 。 ”    

“ 别怕 , 失败 了来新加坡我养你 。 ”    

当然 , 这话不可当真 , 但我很感动 。 真正 的强 者 , 不是从不流

泪的人 , 而是含泪奔跑的人 。 我想 , 我是不能再蛰伏 了 , 于是 , 把

自 己 的一些想法告诉了 妻子 。    

“ 干吧 , 老公 , 我会大 力支持你 的 。 ” 静茹说 , “ 干 累 了 , 你回

来 , 家永远是你的大后方 。 ”    

我又 一次被深深地感动着 , 这些 日 子 , 静茹对我忒好 , 百般温

顺 , 体贴 , 家庭生活 如月 光般柔情 , 恬静 。    

初冬 的一个上午 , 静茹突然笑着对我说 :    

“ 默楠 , 她要走了 哟 , 你不去送送 ? ”    

“ 谁 ? ”    

“ 还有谁 ? 她 呗 ! ”    

“她 ? ” 难道是柳晓 月 ? 我揣摩着 , “ 怪了 , 许静茹咋知道 ? ”    

“她今天下午飞新加坡 。 ” 静茹又补充道 。    

我真不知静茹说这 话是啥意思 , 心 里可纳 闷 。 听她 说话 的 口 气

倒很恳切 , 于是 , 我没多问 , 也没多想 。    

午饭后 , 静茹拎着包准备 出 门 , 临 走时又甩 给我一句 :  “ 今天

是礼拜 天 , 你 又 没什 么 大 事 儿 。 ” 言 下 之 意 , 我 是 应 该 有 时 间

的 … …    

静茹走了 , 我开始有些心神不定 , 终 于忍 不住 , 还是出 了 门 ,

开车直接去了 机场 。    

当我匆匆赶到机场时 , 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已 经起飞 了 。 站在候

机厅 , 我心里突 然空 落了下来 。    

柳晓月 终于走了 , 离开 了这座充满快乐与 幸福 、 闲愁与哀怨 的



城市 , 带走了 她的孤独 , 留 下了我 的思绪 。 在返城的途 中 , 我的眼

泪忍不住地往下流 。    

这年的冬天 , 重庆下 了场大雪 , 白 皑 皑的 覆盖了 整个 山 城 , 特

别寒冷 。    

我的这段恋情就冻死在这个季节里 。    

2 0 0 8 年春 , 北 京莺歌燕舞 , 灿 若锦绣 , 无处不飞花 , 无处不

充满奥运的气氛 。    

L E 公司经过一系列 的调整与 改革之后 , 乘着北京奥运 的东风 ,

从重庆迁 到 了 天 子脚 下 的北 京 , 以 崭 新 的 而 貌迎 接 新 的 机 遇 与

挑战 。    

前面的道路如何 , 柳 暗花明不得而知 , 纵然艰辛坎坷 , 我决不

放弃 。    

每 当 国旗伴着雄壮的旋律冉冉 升起的时候 , 我迎着朝 阳满怀信

心地走进办公大楼 , 开始新的一天工作 。    

其余很多 时间 我都跟 自 己 的妻子在一起 。    

陪她去逛街 , 去商场挑选时髦 的衣服 , 去超市 购物 , 去菜市 场

买新鲜的蔬菜 , 水果 … …黄 昏时分 , 陪她到天安门广场散步 , 一切

都显得那么 自 然和谐 , 只是偶尔 也会想起与苏桦 、 任雪 、 柳 晓月 她

们走 过的那些岁 月 。 过去 的一切如拂丝的薄雾已 不在心之苍穹再留

下任 何痕迹 , 唯有一颗沉甸 甸 的心 田载满 了淡淡的温馨与苦涩。    

我对妻子抱歉的说 : “茹 , 这些年来 , 我很不安分 。 ”    

“ 是 啊 , 你是一个很 ‘ 飞 ’ 的人 。 ” 静茹说 ,  “ 你飞得太高了 ,

有时飞到 了 天上云间 , 我一点也看不见你 。 ”    “飞

得再高 , 风筝终要落回 地面 。 ”    

“ 可 是 , 风实在 是 太大 了 , 我 这根 风筝线儿啊 , 几次 差点 被

折断 。 ”    

“不会 , 永远不会了 ! ”    

“ 永远 ? ”    

“永远 … … ”    

2    

故事或许还得从那年冬天说起 。    

我辞别 了 多 梦的 深圳 , 带着 几年来在采编 季 节里 的辛 酸与苦

辣 , 踏上了 开往大西北的列 车 。



    列 车在茫茫黑夜 中穿行 , 摇摇晃晃地催我入梦 。    

我一忽 儿觉得 自 己 正躺在辽 阔 的草原上 , 一忽 儿觉得 自 己 正航

行在茫茫的大海里 , 遥远 的岸边依稀有朦胧的灯光 闪烁 ……    

下海这么多年来 , 我以 为不会再有梦 。    

这是我人生 中 又 一次重要 的 转折点 , 作 出 这个抉择也 是很艰

难的 。    

临近春节 了 , 不 能 回 到家 乡 去看望父母双亲 , 不 能与 儿女 团

聚 , 毅然选择了继续流浪 。  “ 发展才是硬 道理 ” 。 我带领妻子许静

茹 , 还有好友小 曲 , 风尘仆仆地赶往青海 。 昨天 , 在深圳接到 肖 平

从西宁 打来 的 电话 , 他说 , 那边 协作单位 已 接受了 我们共同开发青

海地 图传媒广告 的意向 书 , 催我尽快赶往西宁拍板签约 。    

我和 肖 平 、 小 曲这儿年都在深圳京时空公 司 任职 , 从事地图广

告采编 , 常在一起畅 谈理想 , 共谋发展之策 , 同甘共苦度过 了 许 多打

工岁 月 。    

一天上午 , 湛蓝的天空高爽 、 明 净 , 清澄 的 阳光暖融融地照着

大地 。 我和 肖平 、 小曲兴致勃勃地来 到 广 东云 浮市的郊外 , 沿着一

条清亮的 小河岸边前行 。    

南 国的冬季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, 处处一片绿意 。 我们并排跪在

潮润 的草坪上 , 用小刀划破手指 , 鲜红的 血液一点一点地滴落在酒

水里 , 三只酒杯中凝聚着我们 三人遥远而缥缈的梦想 。    

我们拜天拜 地 , 结拜 为生死兄 弟 。 那 场 面 , 那情 景 , 仿佛 是

《 三国演义 》 中 “ 桃园三结义 ” 的现代翻 版 。 肖 平年龄稍 大 , 称之

为大哥 ; 我 、 小曲 依次为 二哥 、 三弟 。 打这以后 , 似乎命运把我们

无形地连在了 一起 。    

不久 , 以我为核心 , 召 开 了 三人小组会议 , 初步设想以 青海为

起点 , 逐步向 整个大西北 推进 , 走独立 、 自 立的创业之路 , 在西部

市场中杀 出 一条血路来 。 肖 平是青海人 , 他先期回 到 了西宁 , 进行

市场调研 。    

昨 天接到他的传真 , 我认真阅 读了 《关于开 发青海地 图 市场的

可行性方案 》 , 仔细分析 了开发大西北地图广告市 场的潜力 与危机 。

我深知 , 机遇与 挑战共存 , 这次西北之行 , 无论前方的路是平坦还

是坎坷 , 是成功 还是失败 , 都将意味着创业发展 的万里长征迈出 了

第一步 。 打工这么 多年来 , 不就是为 了 有今天吗 ? 我想 , 前面的道

路尽管艰险 , 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 , 也在所不惜啊 !    

列车风驰电掣地奔跑 , 碾过大江南 北 , 山 山水水 , 沿途经过 了

西安 、 宝鸡 、 兰州 , 进入了 茫茫青藏高 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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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无边无垠的黄土高坡 , 稀稀疏疏的树林 , 低低矮矮 的农舍 、 窑

洞 , 与 沿海地区相 比 , 显得荒凉 、 凄楚 。 我久久地遥望着窗外 , 蓦

地涌起一阵惆怅与 失 落 , 平添 了 几分忧虑与 不安 。 这穷 山 穷水之

地 , 会有我的 发展机遇吗 ? 我 能成 功 吗 ? 我心 里没 有 了 底 , 一 片

茫然 。    

然而 , 开弓 没有回 头箭 , 既然迈 出 了 这一步 , 尽管任 重道远 ,

再苦再难也要坚持 。 真正的将军不是那些从红地毯的这端走到 那端

的人 , 而是那些不 畏艰险披荆斩棘从战火 中冲 出来的 勇士 。    

我坐在硬座车椅上 , 微合双眼 , 思绪漫无边际地飞扬… …    

大雪纷飞 , 寒风凛冽 。 列车 经过几天几夜 的千里爬行 , 终于到

达 了 目 的地——西宁 。    

肖 大哥在火车站接我们 , 我们的再会如在昨天 , 又 一同走进 了

大西北 , 走进 了艰难的困 惑岁 月 。    

肖 大哥把我们接到他以 前工作单位的 宿舍里 。    

这原本是他的家 , 这里曾有过他许多 的追求与 梦幻 , 也曾 有过

他许多的苦恼和 忧愁 。    

当年他所在的这家国有企业红红火火 , 在西北很有名 气 。 肖 平

懂营销 , 会交际 , 干得很 出 色 , 曾 任销 售科长 , 每 月 1 0 0 0 多元 的

工资再加上津贴 和奖金 , 日 子过得舒心而充实 。 到 上世纪 9 0 年 代

初 , 随着市场的竞争 日 益激烈 , 工厂的 效益一天 不如一 天 。 后来 ,

国企加大了改革 力 度 , 企业 中许 多人面临 着优化组合或 自 谋职业 ,

肖平在这场突 如其来 的暴风骤雨似的 国企改革 中下岗 了 。 原木生活

平静如水 的三 口 之 家也 掀起 了 风浪 , 慢慢地 , 他 的 家庭也发生 了

变故 。    

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 居室 , 典型 的 西北建筑风格 , 没有 阳 台 ,

封闭式的 门窗 , 屋内安装了暖气 , 家具古 朴而陈 旧 , 依然有 回 家的

感觉 。    

肖 平和小曲 住小间 , 我和 妻子静茹住的大间 。    

大卧室并不大 , 面积不过十来个平方 。 临 窗有一张书桌 , 桌 面

上垫着一块玻板 , 下面压着一张当年 肖 平的全家照 。 听 肖 平讲 , 几年

前妻子与他分了 手 , 儿子跟了他 , 在上海读书 , 生活 的拮据 , 感情的

困惑 , 注定了 他下海的决心 。 于是 , 他带着伤痛 , 孑然一身地离开了

西宁 , 去了 深圳 。 今天 , 他又 问来 了 , 仍披着贫困的 老棉袄回 来了 。

他说 , 要改变人生的命运 , 只有抗争 , 不懈地抗争 !    

当 晚 , 我们再次对开发西部地图 广告作 了 形势与 任务的 分析 ,

讨 论了市场调查报告及财务预算方案 , 并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 。



    紧接着 , 我忙于整理资料 , 起草各种文件 。    

夜深了 , 窗外寒风呼啸 , 鹅毛般的 大雪纷纷扬扬地 下着 , 屋里

渐渐地冰冷起来 。 静茹从梦中惊醒 , 瞧我还没睡 , 一看墙上的 时钟

已 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, 给我换了 杯热茶 , 关切 道 :  “ 夜很深 了 , 明

天写吧 。 ” 我冲着妻子笑笑 , 摇了摇头 , 义埋在台灯下 … …    

清晨 , 树上 、 房顶上 、 大街小巷 , 还有那 远处连绵 不断 的 山

岭 , 都积满了厚厚的 冰雪 , 白 皑皑的一片 。    

继而 日 出 , 艳美的 阳 光把雪 又染作绯红 , 窗外高高 的 白 杨树 ,

光秃禿地正粲粲 于满眼睛 光之下 , 枝 叶覆 雪 , 素 裹红 装 , 风致绝

佳 , 好一幅迷人的 图画 。    

一阵匆忙后 , 我们穿上厚厚的大衣 , 系着围 巾 , 戴着 口 罩 , 装

扮得像大熊猫似的才出 了 门 , 走上寒风飕飕 、 积雪遍地的 南川 东路

街道 。    

屋檐下 , 人们挥着铁锹扫 雪 , 发出 嚓 嚓 的声 响 。 树上 、 屋顶上

的雪片一块一块 地掉落下来 , 不时砸在地 面上 , 砸在我们 的 头顶

上 , 冰冷刺骨 。 我们抖抖身上 的雪花儿 , 像离群 的几只孤雁 , 站 在

公交车站牌下 , 耷拉着衣领 , 悄声地说着话 。    

半个多小时后 , 终于等来 了 一辆中 巴 车 , 我们一窝蜂似的挤了

上去 。    

在西北寒冷的 冬天 , 人们上班照常朝 九晚五 , 车厢里挤得满满

的 。 人们脚跟脚地站着 , 拥着 , 享受着车上散发 出 来的暖气 。    

中 巴车到 了 市中心 , 我们在大十字街路 口 下 了车 。    

今天大家 的任 务是 出 来 考察市场和 租房 子 , 以 便 尽快开展工

作 。 西宁城市不大 , 新建 的 高 楼大厦寥寥无儿 , 能适合作为办公室

出租的楼房就更少了 。    

我们踏着街道上 的雪迹 , 走过北街 , 穿过几条巷 , 来到 西街 ,

又钻进一条很深 的 巷子 , 到 了 西 门 菜市 场 。 那 些 白 菜 、 青菜 、 土

豆 、 胡 萝 卜 、 大葱等摆在雪地上 , 卖菜的女人们 , 袖 着手 , 站在旁

边不停地踏着脚 。 她们披着红色头 巾 , 身着花布棉衣 , 在冬 日 淡淡

的阳光下 , 与雪地上的蔬菜一样鲜艳 , 抢眼 。    

大西门属 于繁 华地段 , 有许 多 的个 体 门 面 , 摊位 , 美容 美发

室 、 餐厅 、 小吃店 , 五花八 门 , 应有尽有 。 扯着嗓门 的 叫卖 声 , 嘈

杂声 , 此起彼伏 , 一浪接一浪 , 弥漫着整 个大街小巷 , 把这里搞得

沸沸扬扬 。    

肖 平带我们找 了 家有名 的羊肉 馆 , 几个人 围坐在靠火炉旁边的



方桌前 , 要了几块羊排和 烤羊 肉 。    

匆匆 吃罢 , 我们又 冒 着风雪匆 匆 上路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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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前 , 办公室终于确定下来 了 。 这里离繁华 的大十字不远 ,

租的一套两室一厅 。    

我们把房间做了一番布置 , 将长方形 的客 厅用茶色毛玻璃隔 成

了两段 。 前段是小间 , 临 窗靠街 , 光线较好 , 作 为经理室 ; 另 一段

是大间 , 供会计 、 出 纳及 其他职 员 用 , 也 兼作 会客室 , 安放 了 沙

发 、 茶几 、 椅子 , 还有一台新买的 彩色电视机 。 当时 , 为 了 节约开

支 , 家具都是到 旧 货市场挑选的 。 接着我们从 肖 平的住处把行李搬

来 , 办公 、 吃住凑合在一块 , 有点不伦不类 。  

我对此并 不十分满意 。  

我提 出办公室和员 工食宿必须分开 , 办公室应设在繁华地段 的

高楼或标志性建筑物里 , 档次和格调高些 , 因为漂亮 的办公室是企

业 的脸面 。    

当时 , 肖 、 曲都不赞成 , 理 由 是 节约 开办费 。 如此这般 , 我们

的观点 产生了 微妙的分歧 。    

我负责项 目 论证 , 与协作单位签订合同 。    

协作单位具体与 我接洽并负责这个项 目 考察 的是测管处的魏处

长 , 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 市中心新宁 广场一个幽静的茶楼里 。    

那天下午 , 天空雾蒙蒙的 , 飘着濛濛细雨 。 我们相对坐在一张

临窗 的方桌前 , 就合作开发地图项 目 进行了 长时间 的交谈 。    

魏处长中 等个子 , 方脸 , 浓眉 , 说话带有浓重的北方 口 音 , 给

人有一 种 诚实 可 信 的 感 觉 。 他语 言不 多 , 但恳 切 , 到 位 , 十分

精 明 。        

他点 了支香烟 , 漫不经心地问我 : “ 西北很穷 , 你为什么选择来

青海发展 ? ”    

我 回答道 : “ 西北经济很落后 , 大都是 自然环境造成 的 。 目 前 ,

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 , 加大了对西部环境改造的投 资和 政策倾

斜 ,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。 我们之所以选择来青海发展 , 正是因

为青海穷 , 如果在这穷 的地方能成功 , 在其他地方就更能成功了 。 ”    

“ 嗯 ! ” 他点 了 点 头 , 又很严 肃地问 ,  “ 你没想 到 过在这里会

失 败 ? ”



    “想到 过 。 ” 我笑道 ,  “ 我有思想准备 , 成功是 串起来的 失 败 ,

没有失败也就没有成功 。 ”    

“青海不但经济落后 , 自 然环境恶劣 , 这里还 比较封 闭 , 人们

的思想也保守 , 不够开化 。 ”    

“ 我来西宁前 , 在深圳查 阅 过这方面 的资 料 。 其实 , 经济的 贫

穷落后 , 除了其他 的 自 然环境因素外 , 更重要的 是人的思想观念的

落后才是真正的 落后 , 真正的贫穷 。 ”    

“ 对 ! 你说得好 。 ” 他停了 停 , 又问 , “ 你对地图广告怎 么看 ? ”    

“ 地图是一种特殊 的信息载体 , 与其他报 刊、 杂志等媒体相 比 ,

地图有其 自 身独特的优越性 , 它具有权威性 , 严肃性和持久性 , 具

有保藏价值 ; 其次 , 它涉及面大 , 传播面广 , 收费 比较低 , 符合大

众化 , 无 论单位大小 , 也无论什么行业 , 都容易被接受 ; 再说 , 有

政府 的认可 , 协作单位的支持 , 采编 技能技巧的 规范 , 完全可以 打

开局面 。 ” 我深入浅出 地讲出 自 己 的观点 和看法 。    

“ 这几年 , 我们在地图上也 刊 载过广告 , 业务做得不够好 , 很

难拉 , 正是你说的 , 西宁 人接受广告的 意识不强 。 ” 他肯定了 我 的

观点 。    

“ 这也是 认识问题 , 或者说观念 问题 。 地 图是经济社会发展变

化的 晴雨表 , 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媒 , 随着西部大开发 的进程 , 信

息社会 的发展 , 地图 的独特功能与魅力 更加突 出 。 客户 对地 图的认

识 毕竟是肤浅的 , 感性 的 , 要让客户真 正接受地 图广告 , 采编时 必

须整合客户模糊的认识观念 , 让全社会从 内 心深处去接受这个传媒

… … ” 我简直是 口 若悬河 , 毫无顾忌地如 此这般道来 。    

“ 听了 你这番话 , 我很感动 。 与你们合作 , 我有了信心 。 ” 魏处

长微笑着 , 又深有感触地说 ,  “ 难怪我们 西北人喜欢叫 苦叫 穷 , 应

该 ' 穷则思变 ' 啊 ! ”    

“ 有人说 ' 天冷冷在风里 , 人穷穷在志里 ' 。 ”    

“ 是啊 ! 是 啊 ! 我们要改 变观念 , 谋 求发展 。 ” 他 又点 了 支玉

溪 , 烟雾慢慢地升腾起来 。 接着 , 他端起茶杯平静地说 :  “ 林局 长

很欣赏你们写的可行性报告 , 还让我多听听你们的意见 , 并 向 你们

学习 。 他说抽时间争取见见你 。 ”    

“ 谢 谢 ! ” 透过缕缕烟雾我看见他有些兴奋 , 心里很是激动 。    

“ 合作 是 双赢 , 你 们发 财 , 我 们发 展 。 ” 他 稳 重 的 面容 有 了

灿烂 。    

“ 是的 ! 发展永无止境 , 合作 才有 出 路 ! 以后还请魏处 长 多 多

关照 。 我相信 , 在你的直接领导下 , 我们的合作一定能成功 。 ”



    窗 外仍下着雨 , 雾沉沉的 , 朦胧如 烟 。 服务生打 开 了 灯 , 茶楼

里顿时明亮 了 , 更加雅静 、 休闲 。    

我和魏处长在平和友好的气氛中 继续交谈着 , 就合作开发青海

省城市经济 系列 图进行了 更深 层 次的探讨 , 并初 步达成合作意 向 。

由我 负责起草 协议书及有关文件 , 报局领导批准 , 拟定近期举行签

约仪式 。    

经过半个多 月 来 紧锣密鼓 的 筹备 , 青海 的 项 目 渐 渐浮 出 了 水

而 , 我稍 松了 口 气 。    

春节将至 , 各单位陆续放假 了 。 协作单位通知 说春节前没有时

间 , 年后再研究有关项 目 论证和签约的事情 。 那就等着 呗 。    

腊月 二十 五 , 是 一个 晴 朗 的 口 子 , 我 提 议 大 家 到 郊 外 去 走

一走 。    

那天 , 太阳 从厚重的 云 层 中 探伸 出 来 , 洒下 一些嗳 融融 的 阳

光 。 我们租了一辆银灰色 面包车 , 沿着 崎岖不平 的 山路 , 摇摇晃 晃

地来到 了 南山 公园 。    

南山 公园位于西宁城郊结合处一个 山 坡上 。 我们沿着通往山 顶

的石梯拾级而上 , 来到一个旧庙 门 前摄影 留念 。 稍 后又爬到 了 公 园

最高处 , 居高临 下 , 极 目 远眺 , 西宁城市风貌尽收眼底 。    

刺 骨的寒风一阵 紧似一阵地灌来 , 我们突然像一下掉进了 大 冰

窟里 , 冻得脸颊泛青 , 嘴唇发 紫 , 牙齿 喀喀 直响 。 我似乎 不通情

理 , 叫大家先别走 , 坚持一会儿 , 我有话跟大家说 。    

我像临战前 的指挥员 , 颇有大将风范地指着山 下的城市说 :    

“ 你们看 , 西宁静静地躺在这原始而古老的黄土高坡 的峡谷里 ,

她历经沧桑 , 悄 然无声 。 这里蕴藏着无限 的商机 , 地图 广告可 以说

还是一片 净土 。 这是我们 的第一个战 场 , 成功与 失 败 , 在此一举 。

我们没有退路了 , 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, 冲上去 , 让这座城市沸

腾起来 ! ”        

我充满激情浪漫 的这番话 , 说得大家激动不已 , 热血沸腾 。    

大年三十那天 , 雪仍下着 , 大片大片地下着 , 我和静茹牵着手来

到黄水河边 。    

我俩站在雪地里 , 时而仰望大雪过后 的苍穹 , 它清澈湛蓝 , 宛

如一匹无边无际的蓝色绸缎 ; 时而又朝河里望去 , 冰雪融化的 河水 ,

混合着冰块杂草 , 犹如脱缰的烈马那样咆哮着向 前奔流 。 黄水河两岸

的树林 , 光秃秃地肃立在凛冽寒风中 , 枝条上还挂着亮晶 晶的 雪片 。



静茹一脸透红 , 穿着我给她在西宁买的粉红色格子花布棉衣 , 像个西

北小媳妇 , 淳朴得十分 可爱 。 我操起那部傻瓜相机喀嚓喀 嚓地为她尽

情地拍照 , 无忧无虑地在沙滩上追逐 、 嬉戏 , 仿佛正在热恋中 。    

晚上 , 我们 和小 曲 上街买 了 些节 日 礼 品 , 去 肖 大哥他 母亲 家

团年 。    

他 母亲住在市 区 , 一个人生活着 。 房 间不大 , 但整 洁明亮 , 收

拾得一尘不染 。 客厅里烘着火炉 , 房间 十分暖 和 、 温馨 。 阿姨见到

我们来 了 , 热情地让座倒茶 , 又从里屋端出 一些糖 、 果 、 花生什么

的 , 还给我们烤饼 , 煮牛奶 。 望着阿姨忙碌的 背影 , 我不 由想到 自

己 的母亲 , 每年春节我回 家看见母亲也是这般模样 , 这般辛苦 , 勤

劳 , 善 良 。 我站起来 , 走到 窗前 , 思绪沉甸甸 的 。    

除夕之夜 , 西宁市爆竹声此起彼伏 , 处处洋 溢着新年 的气象 。

吃过晚饭 , 肖 平 、 小 曲 、 静茹 和 我 结伴上 街 , 去 最热 闹 的 新 宁

广场 。    

广场上 , 灯火辉煌 , 人头攒 动 , 来 来往往 的 人流 黑压压 的 一

片 , 像大海的波 涛 , 汹 涌 着 、 澎湃着 , 涌 过 去又 漫 过 来 。 不一 会

儿 , 城市的上空烟花绽放 , 五彩缤纷 , 似仙女散花 , 如 梦如 幻 。    

新 宁广场沸腾 了 , 沉浸在喜庆 的 节 日 气氛之中 。    

这年 的春节就这样在西宁过去 了 。    

元宵节后 , 正月 十六 ,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 日 子 。,    

这天 , 我们终于与 协作单位正式签 汀了 合作 协议 书。 当 晚 , 我

主持召开了董事会 , 决定立 即成立地图 采编部 , 报市工商局 批准 ,

由 我任主任 , 魏处长任副 主任 , 肖 平和 小曲 负责 日 常 工作 , 任命吴

愆 、 李玉莲为 部门 经理 。 就这样 , 西宁 的 工 作渐渐地拉开了 序幕 。    

企业的持续发展 , 需要 的 是综合资 源 。 人 才是企业 的第 一资

源 , 要想在大西北立住脚 , 扩大再生产 , 必须要拥有一大批懂行懂

营销的高级管理人才 。    

几天来 , 我一直苦 思着这个 问题 , 主 动找 肖 大哥 和小 曲 交换

意见 。    

我认为我有必要继续 回 深圳打工 , 西宁 的具体工作就 由 他们负

责管理 , 我只作宏观调控 。 作 出 这个决定有两个原因 , 一是给 大家

准备一条退路 , 如果西宁项 目 失败 , 还可以继续 回深圳打工 , 从头

再来 ; 二是引进人才 , 扩大队伍 , 增强后劲 , 此举措为重 中 之重 。

肖 、 曲欣然同意了这个方案 。    

静茹却想不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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